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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伊朗智库兴起于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 在数量上，伊朗智

库位列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之首。 在类型上，伊朗智库主要分为政府型智

库、高校智库和独立智库，这些智库对伊朗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正日益上升，
其中政府型智库主导着当代伊朗智库的发展。 当前，中伊双方尚未建立起

双边智库合作的常态化机制。 因此，加强中国和伊朗智库间的合作与交

流，有利于深化中伊战略合作的内涵。 本文从伊朗智库的历史生成、现状

及其特点、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中伊两国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等方

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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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变动，国际政治力量消长和重组趋势凸显，在
国际关系领域，各种复杂问题的叠加和互动，使得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对智库

的需求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服务外交决策的智库数量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发布的《２０１６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统计，当前全球共有 ６，８４６ 家智

库，其中伊朗有 ５９ 家智库，位列西亚北非（西方称“中东北非”）地区国家之首，居全

球第 １８ 位。① 近年来，伊朗智库对本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日趋显现。 因此，研究伊朗

智库不仅有助于理解伊朗当前对外政策的角色定位和政治诉求，还有助于理解伊朗

外交决策背后的内在机理。 本文拟从伊朗智库的历史生成、现状及其特点、对伊朗

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中伊两国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 伊朗智库的历史发展回顾

早在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波斯）就出现了智库的雏形。 古代波斯文学、宗教和

哲学文献表明，早期伊朗（波斯）智库主要体现为学者通过撰文参与协商国家事务，
扮演统治者智囊的角色。 伊斯兰教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曾嘱咐自己最亲密的

追随者莫勒克·阿什塔尔（Ｍｕｌｉｋ ａｌ⁃Ａｓｈｔａｒ）要“尽可能多地与学者和智者为伍，以此

获得治理国家的方法”②。 塞尔柱帝国时期，担任宰相长达 ３０ 余年的尼扎姆·莫尔

克在其史学著作《治国策》（Ｓｉｙａｓａｔ⁃ｎａｍａ）中写道：“对事务提出咨询是判断可靠、高
智商和有远见的标志……因此，一个人应当向智者、长者和有经验的人请教。”③被誉

为“伊斯兰文明百科全书”的《卡布斯教悔录》（Ｑａｂｕｓ⁃ｎａｍａ）一书也曾指出：“假若你

是国王，做任何事情都应听取智者的诤谏。 不论什么工作，在做之前应先同智者商

讨。 国王的宰相应当睿智博学。 遇事不要急躁，应先找宰相研究。”④上述著作都强

调决策者、管理者向专家、智者进行政务咨询的必要性，标志着智库在伊朗（波斯）的
萌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咨政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统治者的顾问和智囊团逐渐成为伊朗（波斯）统治者的决策核心。

当代伊朗智库起步较晚。 据伊朗当代史研究中心文件显示，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

爆发前夕，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一批退役军人较早提出了设立智库的想法，并被国王

·３３·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ｃＧａｎｎ， 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Ｐｒｏ⁃
ｇｒａ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７， ２９，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１１＆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伊朗］阿里·阿斯加尔·普尔·马苏姆：《智库及其在管理者决策中的作用》 （波斯文），载《发展战

略》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７ 期，第 ２４９ 页。
［波斯］尼扎姆·莫尔克：《治国策》（波斯文），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２９ 页。
［波斯］昂苏尔·玛阿里：《卡布斯教悔录》（波斯文），张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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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 智库成员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一批退役军人组成，①平均

年龄在 ７０ 岁左右。 这些智库成员定期召开会议，向国王提供维护巴列维王朝政治制

度稳定的决策建议，这是伊朗现代智库的雏形。②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该时期，伊朗出现过许多具

有“智库”特点的研究机构，巴列维国王时期被排除在政界外的精英纷纷通过加入研

究机构、协会等，参与政治事务讨论和政策分析。 然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国初

期，这些议政的协会和委员会大多因宗教人士和宗教团体的干预被迫解散或被取

缔。 两伊战争结束后，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下，这类政策研究机构重获

生机。 １９９２ 年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建立，旨在复兴古波斯、伊斯兰时代以及现当代

的主要思潮。 如今，该中心为伊朗规模最大的智库，也是伊朗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

智库。 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的建立成为当代伊朗智库体系化发展的开端。 此后，伊
朗外交部智库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一批中小型智库纷纷成立，并将西方国家

和伊朗本国的各种思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１９９７ 年后，伊朗智库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思潮问题，主要集中在各种思潮形成

的根源、逻辑及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伊朗智库的内涵和运行模式随之出现了较大转

变。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治国基础研究室主任赛义德·尤尼

斯·阿迪亚尼（Ｓａｅｅｄ Ｙｏｕｎｉｓ Ａｄｙａｎｉ）正式提出在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里建立智库的

必要性。 他指出，伊朗学者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可以成为

伊朗智库研究人员的典范，为伊朗建立咨政型智库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智库的建

立将对伊朗教育、科研、管理和媒体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③

进入 ２００５ 年以来，伊朗政界和学界对发展智库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 伊朗伊斯

兰议会研究中心对建立智库提出了注重人才培养和本土化建设的建议。 一方面，智
库是一个产生思想、理论、提供研究方法的专门机构。 在教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智库

将有助于伊朗培养未来的思想家。 另一方面，伊朗智库大多照搬或者参考了西方智

库的模式，缺乏本土特色。 因此，有必要结合本国国情，尽快建立一批具有伊斯兰共

和国特色的智库。④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在《智库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中的地

位》报告中强调，建立安全研究和国防研究类智库至关重要；作为幕后机构，智库应

·４３·

①

②

③

④

这批退役军人包括：哈桑·阿尔法（Ｈａｓａｎ Ａｒｆａ）、侯赛因·阿兹姆德（Ｈｏｓｓｅｉｎ Ａｚｍｏｕｄｅｈ）、阿米尔·萨

德基（Ａｍｉｒ Ｓａｄｅｇｈｉ）、马苏德·马阿兹伊（ＭａｓｕｄＭａａｚｉ）、纳斯尔·阿拉希（Ｎａｓｒ Ａｌａｈｉ）等。
《国王时期的智库》（波斯文），载《巴哈莱斯坦》第 １４５ 期，当代历史研究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ａｓｈｒｅｇｈ⁃

ｎｅｗｓ．ｉｒ ／ ｎｅｗｓ ／ ４０５２７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 日。
《在伊朗三权机构建立智库的必要性》 （波斯文），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ｃ．ｍａｊｌｉｓ． ｉｒ ／ ｆａ ／

ｎｅｗｓ ／ ｓｈｏｗ ／ ７６４３３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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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执政者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部过程，通过广泛的研究使执政者在最短的时间内

作出最优化的决策。
尽管伊朗研究机构早就强调过建立智库的必要性，从 １９９２ 年伊朗第一家现代智

库建立至今也已过去 ２０ 多年，但在内贾德总统任职期间（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伊朗智库

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内贾德政府一方面架空了一些原本在政治决策方面经验丰

富的重要智库，另一方面在所有部委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年轻顾问”机制，选用一些

不具备政策研究能力的个人参与政府决策。 “选用新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

伊朗政府在社会、政治和管理方面的决策力。①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哈桑·鲁哈尼当选为伊朗总统以来，智库建设再次被提上伊朗政

府的工作议程。 上任后的鲁哈尼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就强调，其政府执行以协商

和集体智慧为基础的温和路线。 在社会、经济、文化事务领域，伊朗政府将更多地参

考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的建议，采纳专家和民众的意见，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决策。
在鲁哈尼首个任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内，伊朗智库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取得了显著的发

展，伊朗入选全球智库目录的数量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４ 家增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９ 家，在西亚北

非地区智库数量排名从 ２０１３ 年的第 ７ 位跃居首位。②

二、 当代伊朗主要智库的发展及其特点

智库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运行因各国的制度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

点。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会因财政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差别，在不同领域产生形态

各异的各类智库。 事实上，不同专业背景的智库研究者对“智库”的定义和理解都存

在明显差异。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伊朗高教部发展委员会颁布《智库建立的基本准则》，对伊朗智库

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该文件认为，智库是指从属于政府或非政府、赢利或非盈利的

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决策者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防领域的理论研

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决策建议；同时就管理者、决策者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进行前

瞻性研究，为他们制定政策提供智库帮助。 一般而言，智库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需
按照规定完成研究任务。③

·５３·

①

②

③

［伊朗］伊斯兰姆·祖勒加德尔·普尔：《伊朗思想库分析》 （波斯文），公共政策研究网站，ｈｔｔｐ： ／ ／
ｎｐｐｓ．ｉ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ｅｖｉｅｗ．ａｓｐｘ？ ｉｄ＝ ９１６９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ｃＧａｎｎ， ２０１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４， ｐ．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ｓｉ⁃
ｔｏｒｙ．ｕｐｅｎｎ．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ｇｉ？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０７＆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ｃＧａｎｎ， ２０１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ｐｏｒｔ， ｐ． ２７。

《智库建立的基本准则》（波斯文），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网站，ｈｔｔｐ： ／ ／ ｖｃｒ．ｕｍ．ａｃ．ｉｒ ／ ｐａｇｅｓ⁃９１．ｈｔｍｌ，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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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智库类型多样，既有独立的政策研究所，也有附属于政府部门、具有准官方

性质的研究机构，还有高校下属的政策研究中心。 伊朗智库的研究范围涵盖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和军事等各个领域。 当代伊朗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智库主要

有战略研究中心、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斯兰议会研

究中心等。
（一） 战略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ＳＲ）
战略研究中心隶属于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Ｍａｊｍａ􀆳 Ｔａｓｋｈｉｓ Ｍａｓｌａｈａｔ

Ｎｅｚａｍ，以下简称“确委会”），其前身是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于 １９８９ 年创建的

研究机构。 １９９７ 年以前，战略研究中心隶属于伊朗总统办公室。 拉夫桑贾尼当选为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后，该中心便随其并入了确委会，成为确委会附属的研究

机构。 ２０１３ 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高级顾问、四届伊朗外交部部长、伊朗总统

大选候选人韦拉亚提出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一职。①

战略研究中心的职责除进行战略研究外，还负责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为领导

人提供政策建议、重新审核宪法的执行情况、协调各法律机构之间的分歧，并针对宏

观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等。 从组织结构来看，研究中心下设国际关系研究室、外交政

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室、文化与社会研究室、法律研究室、科学技术研究室、行政与媒

体宣传室七个部门。 各部门的研究人员将研究成果直接提交给国家高层领导或出

版发表，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该中心出版的波斯文季刊《战略》（Ｒａｈｂｏｒｄ）和英文季

刊《国家利益》（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上。 ２０１４ 年，在韦拉亚提的领导下，战略研究中心

成立了“联合研究合作办公室”，旨在整合伊朗国内主要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资

源，为海湾地区发展和战略研究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
伊朗确委会的职责是在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宪监会”）发生分歧

时进行协调和裁定。 在执行宪法第 １１０ 条时，确委会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总方针提供

草案、解决国家各类困难，并就最高领袖提出的有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在新旧领

袖交接期间，确委会负责从宪监会的教法学家成员中选举一名成员加入负责履行领

袖职能的委员会，并有权撤换该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人。② 伊朗最高领袖领导确委会，
并直接任命确委会成员，因此确委会的实际权力非常大。 ２００５ 年内贾德当选总统

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又授权该机构监督所有政府部门。 因此，确委会下属的战略

研究中心在伊朗内政外交决策方面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二） 总统战略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ＳＳ）
总统战略研究中心是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于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８ 年间建立的研究

·６３·

①
②

参见战略研究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ｒ．ｉ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参见伊朗伊斯兰议会网站：ｈｔｔｐ： ／ ／ ｒｃ．ｍａｊｌｉｓ． ｉｒ ／ ｆ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ｒ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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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该机构是在拉夫桑贾尼授命下组建的，但由于机构成员中出现不少左派激进

分子发表文章批评政府，研究中心当时并未受到伊朗执政者的过多关注。①

直到 １９９７ 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后，该中心的地位才得以正式确立，遂开始

从事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 但在 ２００３ 年内贾德担任总统后，总统战略研究中心再次

被“打入冷宫”，处于半关闭状态。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上任总统后，中心的研究工作才得

以重新恢复。 现中心主任哈桑莫丁·阿什纳（Ｈｅｓａｍｏｄｉｎ Ａｓｈｎａ）是鲁哈尼竞选总统

团队的核心成员及文化顾问。 该研究中心建立的“公共政策研究网”定期刊登政治

精英的评论文章，其中部分作为咨政建议提交给决策部门。
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主要职责包括：第一，战略研究，确定伊朗的中长期和短期

战略目标，向总统提交实现伊朗战略目标的政策方针。 第二，职能研究，基于伊朗的

战略目标，确定和研究伊朗各行政部门的职能。 第三，策略研究，结合伊朗国情、针
对国家战略核心问题开展交流和举办研讨会，为决策者出谋划策，影响国家在战略

和安全领域的政策。 第四，建立信息库，从各大科研机构和部委收集相关信息，建立

数据库和图书馆，协助中心的研究工作。 第五，交流合作，同国内外研究机构建立联

系，借鉴对方的科研成果和经验。 第六，政策解释，界定国家安全和战略领域相关术

语的定义和内涵。 第七，实地调研，针对国际、地区和国家外交领域的问题进行实地

调研，撰写相关调研报告和咨询报告。
（三） 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ＰＩＳ）
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是伊朗外交部下属的研究机构，

也是当代伊朗最著名的智库之一。 研究所通过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调查和分析，
为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 该机构还通过召开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
鼓励科研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增强伊朗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 外交部

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政治、国际关系、经济、法律和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具有特

殊地位。② 该研究所也是中东地区乃至全球外交领域的知名研究机构，常年与国际

研究机构联合召开研讨会、圆桌会议、互派代表团和联合开展科研项目。
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主任一般由教育部副部长提名，经外交部确定

后出任，并设立两名副主任，负责科研事务以及协调各部门间关系和国际合作。 研

究所下设东亚与大洋洲研究中心、中亚与高加索研究室、南亚和西亚研究室、非洲研

究室、欧洲研究室、美国研究室、中东研究室、波斯湾研究室、战略研究室、国际经济

和能源研究室、国际法研究室、领事与移民研究室等研究机构，其成员大多由大使、

·７３·

①
②

参见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ｓ．ｉｒ 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ｐｓ．ｉ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
参见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ｐｉｓ．ｉ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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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外交官、高校教授以及精通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专家组成。
研究所的工作形式包括举办圆桌会议和国内会议、国际研讨会、演讲、进行科学

研究、与其他研究机构进行科研合作；出版的学术刊物包括波斯语期刊《中亚与高加

索研究》（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外交政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非洲研究》（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英语刊物《国际事务研究》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俄语刊物《阿姆河》（Ａｍｕ Ｄａｒｙ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以及与外

交政策研究相关的学术专著或译著。
（四） 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ＰＲＣ）
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是伊朗伊斯兰议会下属的研究中心，是当代伊朗最重要的

智库之一。 该中心于 １９９２ 年在伊朗议会主席团授命下宣布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获得正

式许可，中心现主任卡扎姆·杰拉里（Ｋａｚｅｍ Ｊａｌａｌｉ）曾担任过多届议会代表。 该中心

主要从事伊朗立法事务研究，旨在为伊朗议会提供法律领域的决策建议，将专家学

者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议会议员。 该中心还提供包括伊朗外交部、情报部、原子能

组织在内的政府机构公共信息和非涉密文献的查询。①

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的工作总方针、预算、人事政策需经议长、议会主席团成员

组成的理事会审议和批准。 中心主任由理事会从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中选出，任期四

年，主要负责制定工作方针、预算、监督中心所有的研究和行政工作。 该中心下属的

研究委员会成员由中心主任、５ 名由理事会从议员中挑选出的科研专家以及 ５ 名由

主任介绍并经过理事会批准、具有讲师级别以上（含讲师）研究员组成。 研究中心下

设经济研究室、基础建设与生产研究室、社会与文化研究室、政治与法律研究室和研

究事务计划与协作总部。
为加强议会成员、国家官员、政策制定专家和政府行政部门高官之间的直接联

系，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至今已向伊朗议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和议会代表提

交了一万多篇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领域相关的研究报告。 此外，这些报告还被抄

送至政府其他部门，部分由该机构下属的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上述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外，国际和平研究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伊斯兰世界未来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中东战

略研究中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北美与欧洲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伊朗—欧亚大陆研究中心（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Ｅｕｒ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国际宗教研究所（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等也是伊朗国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

从运行机制、财政来源和机构职能来看，当代伊朗智库具有以下特点：

·８３·

① 参见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 ／ ｒｃ．ｍａｊｌｉｓ．ｉ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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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运行机制上，伊朗智库大多是由政府主导、依托高校建立的研究机构。
伊朗主要智库大多隶属于国家权力机构，总部多设在首都德黑兰。 这些智库的成员

一般由较有影响力的咨政者和行政部门的卸任高官组成。 智库成员熟知政府部门

的运行规则，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人际网，部分成员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政

府决策。 除权力机构下属的智库外，伊朗还有不少依托高校建立的智库，如德黑兰

大学政治研究中心、设拉子大学政治研究中心等。 伊朗高校智库的成员一般由长期

从事政治研究、学识丰富的专家学者组成，他们通过撰写论文和咨政报告、出版专著

等形式将研究成果提交给政府部门管理者，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思路建议。
第二，资金来源多元化。 伊朗智库主要分为政府型智库，高校智库和独立智库

三大类。 其中，政府型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伊朗各部委和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拨

款；高校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机构所属高校的拨款；独立智库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

社会化运作的收入，依靠向相关组织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的收入、通过举办研讨会

和提供培训获得的收入维持智库的运作。
第三，智库功能多样化。 伊朗智库是联系政府决策部门和高校的桥梁，其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理论创新。 智库成员通过阐述和分析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各种问题，发

展和创新外交政策理论，力求使伊朗的外交理念获得较强的国际话语权。
（２） 人才储备。 在高校智库和研究机构培养一批从事外交政策研究、具有国际

交往能力和视野的专家学者，为今后的政策研究储备人才。
（３） 汇聚精英。 邀请内政外交政策领域的精英和学者参加研讨会，广泛吸收专

家学者在特定主题和问题上的意见，为伊朗决策者提供围绕各种问题的观点和建议。
（４） 官民沟通。 为将智库学者的建议传达给决策者，政府官员定期参加智库举

办的研讨会，确定咨政方面的人选。 政府官员在任期结束后，常进入智库从事外交

政策研究，利用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智库决策提供指导。
（５） 政策咨询与传播。 为提高政治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决策者在政策制定

前后往往会听取专家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最终是否会被采纳，智库人员或顾问实

际上可充分参与伊朗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同时，智库人员还需及时了解公众

对于内政外交政策的看法，尤其在社交网站普及的当下，向决策者传递民意，有助于

了解社会对国家政策的反应。

三、 当代伊朗智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随着国际问题复杂性的增加，当代伊朗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发明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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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部分政府型智库提出的方案有助于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国际、地区和本国的局

势，帮助其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可持续性发展。
伊朗外交决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内层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

伊，其具有绝对权威，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监督伊朗各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决策

中间层是伊朗总统以及辅政的确委会，其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作为确委会智库发挥

着重要的咨政作用；决策外层是伊朗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安全部等部委和附属的外

事研究机构或外交智库，如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同外交部一起构成

伊朗外交政策决策层的核心圈。 但是，作为政教合一国家的伊朗，其外交决策过程

还受到专家委员会、宗教基金会等机构的影响。① 这些机构为了各自利益，在不同程

度上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共同构成了伊朗复杂的决策体系。 同时，在此基

础上还有其他官方机构和半官方机构对政策制定发挥着影响。 在智库的参与下，伊

朗外交决策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 尽管发展历史总体上较短，但伊朗智库正在

通过多种渠道，逐步形成自己对决策者、学界、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影响力。
第一，智库通过伊朗特色的“旋转门”机制对决策产生影响。 在伊朗，四年一度

的总统大选往往会引发政府部门的“大换血”，许多卸任高官会进入智库担任顾问。
这些官员一方面利用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提高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借助

自身人脉，在政府和学界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使知识与权力实现良性互动。 这种“旋
转门”机制有助于智库对外交决策核心产生直接影响，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 例如，伊朗确委会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韦拉亚提曾担任过四届伊朗

外长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他在任期结束后进入该中心并担任中心主

任，成为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外交决策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外，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

际问题研究所历任所长都曾服务于伊朗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在帮助政府官员制定重大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美国智库的“旋转

门”机制不同，伊朗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专家，在内政外交领域里

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伊朗的智库学者、精英从研究者变为决策者，尤其是担任政

府权力部门要职的现象并不常见。 伊朗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主要呈现出“单向旋

转”的特点，即决策部门或外交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而智库专家只能间

·０４·

① 伊朗专家委员会下设六大分委员会，除根据伊朗宪法规定考察领袖的职责、在领袖选举过渡时期研究

方案、制定委员会内部章程的三大委员会外，还设立了专门研究坚持教法学家治国途径和方法的委员会、国家

社会与政治事务委员会、国家金融财政事务委员会。 这个机构的参与是伊斯兰制度的可靠保障，对伊朗内政外

交决策发挥着一定影响。 宗教基金会是一个集政治与经济为一体，直接或间接对伊朗政治施加影响的机构。
虽然在伊朗的宪法中没有相关规定，但它的实际权力甚至超越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受压迫及残障人士基金

会和烈士基金会是伊朗国内比较重要的基金会。 它们的最高领导均由领袖直接任命，对伊朗政府决策也有不

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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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一般不会直接进入政府决策机构。
第二，智库通过出版著作、期刊和提交研究报告提高自身在学界的影响力。 政

治战略型智库针对伊朗外交政策中最为关注的三大问题开展研究，即伊朗与邻国

的关系，伊朗和世界上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大国间的往来，以及伊朗和美国、以色

列等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伊朗智库对中国开展了深入研

究，出版了各种相关著作和研究报告。 例如，自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伊斯兰议会

研究中心就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和伊朗关系、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中的作用、中国

的军事战略、外交政策和反腐运动等问题发表了近 ４０ 篇专题报告。 该中心多位研

究员合著的《世界智库》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历

史、智库类型、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和影响路径，以及对外交决策最具影响力

的 １３ 家中国智库。 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了《中国与伊朗：后帝

国世 界 中 的 合 作 伙 伴 》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亚洲大三角：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等论著；该所编辑出版的《外交政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期刊近年来刊

登了 ２０ 多篇与中国有关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中国领土安全、能源、经贸关系、文
化软实力等多个领域。

第三，智库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学术讲座、工作坊增强社会影响力。 为制定更

加精准化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常常需要听取专家意见，并在综合各类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 伊朗智库通过举办研讨会、圆桌会议，邀请内政外交

政策领域的精英学者参加讨论，就内政外交和国际问题领域某一特定主题进行交流

研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为国家领导人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在这方面，规模最

大的研讨会当属伊朗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召开的“波斯湾国际研讨

会”，迄今已举办 ２１ 届。 “波斯湾国际研讨会”每年都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政府官员、决策者等围绕地区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此外，至今已举办 １７ 届的“中亚

与高加索地区国际研讨会”对伊朗对中亚与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外交决策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该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外交官，围绕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局势发

展，地区国家与伊朗的政治、经贸、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关系等问题开展深入研

讨。 机制化的研讨会、学术讲座和工作坊有助于伊朗智库研究人员及时把握地区局

势动态发展，以形成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决策建议。
第四，伊朗智库借助媒体传播政府政策，引导公共舆论。 以确委会战略研究中

心为例，中心主任韦拉亚提过去三年间就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乱局、伊俄

关系、伊美关系、伊中关系、反恐等问题共接受伊朗国内各大媒体采访近 ５０ 次。 此

外，韦拉亚提还在推特上就伊朗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问题发表观点，在传播政府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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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评价伊朗智库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方面，有学者认为，伊朗智库因存在独

立性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合作等问题，真正能够有效影响伊朗外交决策的往往

是几个主要智库，甚至是智库的某位研究人员，尚未形成国内智库合作的机制或联

盟。 同时，伊朗决策体系中存在的决策效率低、程序复杂等问题，导致智库对国家外

交决策的影响力尚不明显。①

四、 中国和伊朗的智库合作

近年来，中国和伊朗智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在智库交流方面，中方智库主

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伊方的智库主要有伊朗确定国家利益

委员会战略研究中心、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从整体来看，中伊双方尚未

建立起双边智库合作的常态化机制，中国对伊朗智库的研究也刚刚起步。

（一） 中伊智库的合作现状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赴伊朗展开智库调研工作。 代表团与伊朗政

界、金融界、经济界、外交界、学界等近 ２０ 家机构的 ６０ 多位精英就相关热点问题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对话。 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对伊朗智库的首次正式调研。 目前，中
伊智库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开展对对方的研究。 近年来，伊朗智库愈发重视对中国的研究，伊朗确

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战略研究中心、外交部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斯兰议会研

究中心等机构对中国的关注度逐年提高。 近十年来，伊朗智库通过出版著作、发

表学术论文、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能源、“一带一路”
倡议、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伊朗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从事中国问

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既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智库学者，也有政府卸任官员。
伊朗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尚不具备熟练使用中文的能力，为获得关于中国的一手

资料，伊朗近年来加大了对本国汉语人才的培养。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伊高校在伊

朗已联合创办了两所孔子学院。② 此外，目前已有三所伊朗高校开设了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

·２４·

①

②

［伊朗］贾瓦德·叙扎伊、哈米德·沙菲伊扎德：《智库及其解决问题的机制》 （波斯文），载《伊斯法罕

文化》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６ 期，第 ２９－３１ 页。
２００８ 年，中国云南大学和伊朗德黑兰大学共同创办了伊朗首所孔子学院。 参见《２０１６ 年孔子学院年

度报告》，国家汉办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ａｎｂａｎ．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６．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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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中国智库对伊朗研究的重视度稳步提升，包括中国

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

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云南大学伊朗研究

中心和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在内的研究机构，针对伊朗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
会、能源、安全、宗教等问题，完成了不少研究项目，出版了相关著作，发表了多篇学

术论文。 上述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多由卸任资深外交官、智库专职研究员和高校波斯

语或国际关系专业教师组成。 近年来，中国智库和科研机构同伊朗智库的交流不断

推进，但是语言障碍成为制约中伊智库交流、研究与合作的重要瓶颈，中伊双方对彼

此研究成果的了解甚少。
第二，联合举办研讨会和学术交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伊朗期间，中伊两国智库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了对话，两国还签署了《中国国家

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和伊朗外交部、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备忘录》，标志着中伊智库合作模式的初步建立。 此后，双方围绕中伊关

系、“一带一路”倡议、中伊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中东地区形势等议题进行了

多次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双方智库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一定共

识，认为伊朗是“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伊可以此为契机在中东地区事务中

深入开展合作，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①

第三，开展第二轨道外交。 智库作为主要参与者，在开展二轨外交前往往会得

到政府部门的指示，活动后也会经适当渠道向决策部门呈报有关情况和提交建议。
就伊朗而言，伊朗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在两国战略对

接问题上始终持谨慎和观望态度。 伊朗的思维定式和国家安全理念决定了其有必

要弄清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真实战略意图，以及伊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
否符合本国利益。② 这些问题如果仅依靠政府间的交流，渠道似嫌过窄，且存在诸多

制约因素。 因此，通过中伊智库开展两国间的二轨外交对双方增信释疑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二） 中伊智库的合作前景

尽管伊朗政界、学界在公开场合普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区域经济和推

动中伊友好往来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也抱有期待。 然而，伊朗智库

·３４·

①

②

穆东、付航：《中伊智库研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伊合作》，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 ／ ｃ＿１１１７８３５８４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

陆瑾：《历史与现实视阈下的中伊合作：基于伊朗人对“一带一路”认知的解读》，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５５－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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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或撰文时仍表达了对“一带一路”的疑惑和担忧。① 这

就需要中伊双方建立更加持续、稳定和有效的智库合作机制，以知识共享、思想交流

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为双方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平台。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伊智库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合作：

第一，中伊智库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合作研究。 伊朗研究涵盖政治学、语
言学、文学、历史、宗教、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个学科，未来中伊两国智

库可开展合作研究，探讨基于中华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共同价值观，以世界文明价

值共同体理念夯实中伊战略互信。 中方可通过翻译智库出版的论著，结合伊朗

历史和文化背景，运用对方接受的话语进行政策阐释，减少伊朗方面对中国政策

的误解和误读。 同时，中方智库需关注伊朗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以及“一

带一路”在伊朗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政策障碍、法律制约等问题。 中伊智库和科

研机构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联合开展研究，以研究项目为依托，逐步开放学

术资源共享。
第二，联合培养智库人才。 当前，中伊双方从事对方国家研究的学者主要依据

英语资料，使得研究难免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和干扰。 不可否认的是，中伊智库学

者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学术见解的机会仍十分有限。 随着中伊交往的日益密切，两国

都加大了对通语言、懂国情人才的培养力度。 联合培养智库人才有助于中伊两国智

库更加快速、准确、直接地了解对方国家的局势发展和方针政策，双方政府也要为研

究人员入驻对方智库开展研究、进入对方国家进行访问研究和田野调查提供必要的

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
第三，充分发挥智库进行政策沟通和公共外交的优势。 通过智库推进公共外

交，增进彼此间信任，已成为公共外交的趋势。 当前，伊朗对中伊两国战略对接仍持

谨慎态度，伊朗智库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持观望态度。 中伊双方的智库宜充分利用

学术界、媒体界的各种平台，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可通过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共同

拍摄专题片等方式，加强政策阐释的力度，达到增信释疑的效果。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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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朗］伊斯玛依勒·巴沙里：《“一带一路”》 （波斯文），载《明日经贸周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第 １６４ 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ｅｊａｒａｔｅｆａｒｄａ．ｃｏ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


